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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尚文安，实属偶然。 本报《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长征路》 采访组行
进在西华时，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的西华县
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何建华曾尝试着说 ：
“我们西华有位和焦裕禄一样的好书记， 不知道
符不符合你们的报道要求。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
们越来越觉得，追忆、报道尚文安不应该只是何
建华这些老干部的愿望，也应该是致力于挖掘红
色历史、保存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的周口报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孤儿书记：一生尽忠诚

“我是孤儿，苦出身，能有今天的生活，都得
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

尚文安 1921 年出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 （原
河北省宛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比焦裕禄年
长 1 岁。 幼年时父母相继离世，兄弟 3 人相依为
命。 但时隔不久，两个弟弟也因病饿离开了他，尚
文安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

西华党史资料显示，1937 年， 随着抗日战争
爆发， 年仅 16 岁的尚文安就参加了抗日大军。
1939年在宛平县三区青年救国会工作时，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尚文安担任宛平县一区区委执行委
员，1944 年至 1947 年，又先后担任宛平县委组织
部干事和一区、二区、五区组织委员。

尚文安与河南结缘始于 1948 年，那年，他随
刘邓大军南下至河南，留任鲁山县二区区长。

1953 年， 尚文安任鲁山县县长，1954 年调任
许昌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1959年民生维艰，“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给全
国带来困局。 正是在这个时候，尚文安临危受命，
调任中共西华县委第一书记。 在这里，他把内心
所有对党的感恩、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浓浓深情
都融入忘我的工作之中，开启了最辛劳也最光辉
的最后人生历程。

1965 年，积劳成疾的尚文安因肝病多次严重
发作，被上级命令赴郑州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肝
癌，此后再没能回西华投身自己热爱的工作。 临
终前， 妻子看着备受病痛折磨的他心疼落泪，尚
文安就安慰她：“我是孤儿，苦出身，能有今天的
生活，都得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上天给我这么多
年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值了。 ”

1969 年 4 月 4 日，尚文安与世长辞，享年 48
岁。 按其遗嘱，葬于西华县革命公墓（今西华县烈
士陵园）。

拼命书记：情系黄泛区

“你（妻子宋英敏）问问大夫摘了脾脏后还能
不能工作，要能工作就摘，不能工作就不摘。 我要
革命，不要保命，单是为了保命还不如死了，以免
给党给人民增加负担。 ”

“基本上没回过家， 除夕想见他都得去县委
院办公室。 ”

“除了开会，天天往乡下跑，吃住都在老百姓
家里。 ”

“一直都有很严重的胃病， 但一工作起来就
顾不上吃饭了。 怕耽误工作， 还在钱夹上写了 4
个字‘最后吃饭’。 ”

“他病重时，医院要给他摘除脾脏，他叫我妈

问问大夫摘了脾脏后还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他
就摘，不能工作就不摘。 ‘我要革命，不要保命，单
是为了保命还不如死了，以免给党给人民增加负
担’。 ”

“他把生命献给了西华， 他是为西华人民累
死的。 ”

……
说起尚文安的忘我工作，他的儿子儿媳以及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感佩不已、黯然神伤。
1959 年 6 月，尚文安从许昌专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岗位调任西华县委第一书记。 回忆当初，妻
子宋英敏说，组织谈话后，尚文安把消息告诉了
她。 当时她沉默了半晌，但仍忍不住说：“老尚啊，
你整天走南闯北的，这才过上安稳日子，又要把
你调到西华那个穷苦地方……”话没说完，就被
丈夫打断了：“西华是穷了些，再穷的地方总得有
人去吧。谁让我是党员呢！党的干部，就得服从组
织安排。 ”坚定的语气让宋英敏再也说不出话来。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尚文安一上任就开始了
密集的下乡调研 ，查民生 、探民情 ，选定工作试
点，竭力带领群众摆脱困境。 两年下来，工作刚刚
有了起色，西华又遭遇了 1961 年秋的大旱，全县
受灾面积 41万余亩，部分农民外出讨饭。

看着枯萎的禾苗、干裂的土地，还有地里一
群群男女老幼端盆提罐浇水的场景，尚文安忧心
忡忡、阵阵酸痛。 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彻夜通明，
窗棂上的身影时隐时现。 他在思考、在谋划，他的
心和人民群众的贫苦哀伤紧紧连在一起，这让他
整夜整夜不能合眼。

“我这个县委书记， 怎样才能让群众渡过难
关？！ ”

谋定而动。 随后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尚
文安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提议成立生产救灾
委员会，全县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搞好生产自救上
来。 在当时农村还在实行人民公社的背景下，倡
导群众“借地”，下放自留地，号召开垦荒片地，发
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紧接着，机关人员进行分流。 一方面组织力
量分派到基层，帮助群众抗旱保苗、分地抢种；一
方面组织一批人员到省内外采购代食品。 据统
计，当年，全县共发放统销粮 37.9 万斤 ，代食品
24.7 万斤，救济款 3 万余元，救灾棉 7900 斤，棉布
11000 匹。加上生产自救，基本上解决了灾民的实
际困难，让全县人民渡过了难关。

救灾之胜，赢得了民心！
和兰考一样，西华也地处黄泛区。 尚文安在

任期间，除“三害”（泡沙、涝灾、盐碱）、锁“蛟龙”
（风沙）同样是重点工作。 对于他来说，战天斗地
是最大的魄力，改变黄泛区面貌是最大的政绩。

先是锁“蛟龙”。 一遇风起，天昏地暗，这一黄
泛区特有的景象早已让西华人民苦不堪言，亟待
解决。 对此，尚文安提议成立了调查队，农林水等
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找风源、查风口，植树造林，
防风固沙。

那时候下乡没有小汽车， 靠的是自行车和两
条腿。即便如此，尚文安也在短时间内围绕东西长
50 余公里、南北宽约 35 公里的西华县跑了个遍。
每到一处，不是进村了解群众困苦，就是到野外地
里查看风口和流向。为了吃透拿准实际情况，一些
重点地方他还反复去。 群众见了他，总禁不住问：
“尚书记，上星期刚来一趟，您咋又来了？ ”

一个多月的奔波调查后，从聂堆公社鲤鱼滩
村到皮营公社黄湾村近百里的防风林带已在尚

文安心中成形， 一场防风固沙的战斗也随之打
响。

回忆当年，一些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尚文安
任总指挥，百里战线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泡沙
滩上很快就栽上了一排排洋槐树， 场面十分壮
观。 战天斗地的拼搏中，军人出身的尚文安吃住
在第一线，和群众一起挖坑、植树、浇水、培土。 有
人劝他：“你是领导，指挥指挥就行了。 ”他回答：
“发号召容易，真正干成一件事不容易，领导是关
键，光指挥不去干是没有效果的。 ”尚文安的亲力
亲为立竿见影，有他在，大家的干劲更大了。

如今，昔日泡沙窝里栽上的槐树林已更迭数
代，每到春季，白澄澄的槐花如雪花披挂，百里长
廊成了西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接着是除“三害”，泡沙窝、盐碱地的粮食产
量很低，亩产只有百十斤甚至几十斤，若风雨不
调还会颗粒无收。 当时有句民谚：漫天黄沙饿坏
人，有女不嫁西华民。 就是对西华困境的形象说
明。

1963 年，聂堆公社李陈大队党支部书记宋爱
莲从挖田鼠洞受到启发———她在挖田鼠洞的地

方种上的高粱， 比别的地方的高粱长得高大粗
壮。 沙土下面是淤土，高粱长得好是淤土起了作
用。 若像挖田鼠洞那样把淤土翻上来压在沙土
上，泡沙窝不就变良田了吗？ 于是宋爱莲说服大
队干部，教育社员，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在隆冬

时节开始了一场翻淤压沙改良土壤的战斗。
尚文安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骑车去了李陈大

队，实地考察后，认为切实可行，鼓励当地干部群
众坚持干下去。 之后，他五下李陈和群众一起参
加劳动，每天天不亮就和社员一块下地，挽起裤
腿、脱下棉衣，和大家一块干，一直干到天黑才收
工。 经过一冬的奋战，李陈大队翻地 30 亩，把近
两万立方米的淤土盖在了泡沙地上。

第二年夏天，30 亩地的庄稼果然大放异彩，
齐刷刷的玉米像阅兵的方阵， 绿得像闪光的宝
石，从未有过的好庄稼令人赞不绝口、喜笑颜开。
秋季，这块地亩产玉米 500 斤左右，总产量达到
15000 斤以上。

抓住这一典型，尚文安在李陈大队召开了现
场会，宋爱莲作了经验介绍。 会议号召全县学李
陈，把翻淤压沙的成功经验在全县推广。

和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一样轰轰烈烈的翻淤
压沙战役在西华全境迅速打响，处处是“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劳动场景。 尚文安还把 35 公里的贾
鲁河段和 25 公里的大河沟（现为洼冲沟）段两岸
作为重点，让植树造林和翻淤压沙并举，各公社
也可根据社情、地情自主择地实施。

东夏公社蔡刘大队回乡知识青年刘翠枝毛

遂自荐任队长，带领社员另辟蹊径，采取挖条田
沟控碱， 翻淤压沙种植耐碱绿肥作物等措施，硬
是把 150 亩泡沙、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事实证明，翻淤压沙工程是正确的，李陈大
队的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首次向国家卖余粮 10
万斤以上。 短短两年，全县 10 万亩泡沙地得到改
良，风沙带造林 3570 亩，连同“四旁”(河、沟、坑、
路)植树 792万株。 1964 年，西华县被河南省委授
予“植树造林先进县”，宋爱莲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 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接见。 刘翠枝成为全地区改良土壤先进典型，被
誉为“沙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接下来的 3 年时
间， 西华县完成了 100 多万亩的土地改良任务，
昔日杂草丛生的沙荒地， 一步步变成了沃野平
畴。

锁住风沙、改良土壤，让西华旧貌换新颜的
愿望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这怎能不让尚文安病重
后还对这片为之奋斗的热土依依不舍呢？ 当时在
县委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 尚书记 1965 年先住
进了西华县医院，可他牵挂工作，总是安不下心。
有一次，他硬是从医院偷偷跑出来，忍着疼痛步
行下乡察看农业生产情况。 当天医生发现病房没
人，慌忙报告县委。 县委办公室急忙往各公社打
电话联系，结果都没消息。直到夜里，距县城约 30
公里的逍遥公社给县里打去电话，说尚书记冒着
小雨，独自步行刚转到那里，脸色苍白，衣服也快
湿透了。 公社党委的同志见了他，还没说话，眼泪
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

“十年了，和西华的感情太深了，活着没有把
西华治理好，我死了，你转达组织上，请把我埋在
西华的土地上，我要看着西华人民过上好日子！ ”
这段对妻子的临终遗言，应该就是尚文安对西华
殷殷深情的真实写照吧。

守格书记：律己聚人心

“我们是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不能搞特殊，
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

今年已 63 岁的尚文安三子尚华平曾写过一
篇回忆文章《父亲的“格”》，称父亲从不越格、严
于守格，心中无己、一生无产、来去无尘，给他们
兄弟 5 人留下了可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尚华平文中列举的事例不少， 读来感人至
深。 但记者在西华深入采访了解才发现，这些感
人事例，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正如当年尚文安
身边通讯员、年近八旬的王伯祥老人所说：“要细
说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

“尚书记来西华那年， 我就跟着他当通讯员
了，那时我才 16 岁。 起初不知道尚书记的脾气，
没少受教育。 ”虽然年事已高，王伯祥说起话来依
旧声音响亮、思路清晰，回忆当年，历历在目。

王伯祥说，当时县委食堂供应的饭菜从高到
低有几个等级，机关干部自己买饭票打饭，可自
主选择。 开始的时候他想着尚书记天天工作那么
辛苦，总是帮着买好的。 一次他从食堂给尚书记
买个好面馍，给自己买个窝头，尚文安和蔼地让
他把好面馍退回去，也换个窝头。 一次伙房包饺
子，他赶紧买了一碗给尚书记端去，这回尚文安
直接发火了。 “把我吵得不行，问人家都吃饺子了
吗？ 叫赶紧退回去。 ”等王伯祥退了饺子回来，尚
文安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是领导哩，党的干
部，不能处处走到人家前面，把我当一般以下的
平常人对待都应该，这样同志们和群众才能信服
咱。 ”

严于守格，这在尚文安下乡调研时表现得更

突出。 王伯祥说，那时下乡都是到群众家吃派饭，
每顿饭每人付 2角钱、4 两粮票。尚书记都是群众
吃啥他吃啥，一点特殊也不搞。 有时老百姓单独
给尚文安做顿好点的，他都是反问“你们平时都
吃这个吗”，然后坚决不吃。

尚文安一直有胃病，每次下乡王伯祥都带着
药，起初还带个水壶。 带了两次尚文安就不让带
了，说带水壶也是搞特殊，用老百姓的碗盛水喝
药不行吗。

后来胃病伴肝病越来越严重， 尚文安吃饭越
来越少。 一次到聂堆公社调研敬老院工作，知道尚
书记有胃病，敬老院专门给他做了碗鸡蛋面，他认
为是搞特殊，一口都不愿意吃。到了群众家，窝头也
就吃了一小口。“整整一天光干活不吃饭，没病的人
也顶不住啊。”看着心疼，家就在聂堆公社的王伯祥
悄悄跑回去， 让母亲切点萝卜炸了一小包养胃的
绿豆丸子，趁热带回来，用开水泡泡，千方百计地让
尚文安吃了。“就那还问了我很多遍，确定不是从群
众家拿的才愿意吃，都快把我急哭了。 ”

类似的事例，以前和尚文安共过事的老同志
也讲了不少。

1964 年 4 月，尚文安到东夏公社调研，午饭
是馍、稀饭，还有一荤三素 4 个菜。 他看看荤菜，
又看看公社党委书记蒋子贤， 蒋子贤就明白了，
赶紧解释：“这是东夏有名的烧鸡，让您尝尝。 ”

尚文安问他：“你吃过没有?”
“吃过。 ”
“俺也吃过，就不用尝了，3 个素菜就够了。你

要不拿下去，就不在这吃了。 ”
蒋子贤的话猛转弯：“3 个菜不太好吧， 那是

吹鼓手吃的。 ”尚文安哈哈笑起来，风趣地说：“计
较那干啥，问问大家，吹鼓手不也很好吗！ 我们就
当一回吹鼓手吧！ ”最后，还是依了他的意见，只
留了 3 个素菜，撤下了烧鸡。

还有一次在皮营公社，中午吃饭时，桌上只
有红薯饼子、一篓子红薯和几碗菜汤。 生产队长
不忍，又偷偷端上两碗白面面条。 尚文安立即让
队长端给了房东老大娘，对队长直言道：“我们是
党的干部，下来就得和群众吃的一样，不要搞特
殊照顾，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

西华县公安局老干部樊应同当年和尚文安

一起下乡调研过一次。 两人骑自行车到逍遥公社
的一个村子，中午派饭到农户家里。 那天的饭是
烙馍夹菜，烙馍又小又薄，“吹口气都能吹起来”。
刚吃了两个， 尚文安就悄悄对樊应同说：“老樊，
别吃了， 咱就交了那点粮票， 再吃老百姓就亏
了。 ”樊应同只好停下来，下午回去见了妻子就
说：“赶紧给我弄点饭， 一天骑百十里就吃俩烙
馍，快把我饿死了。 ”

在淮阳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时，尚文
安兼任社教工作队周口分团副团长，住在齐老公
社隋庄大队社员家里。 睡的是社员家厨房里的豆
秆地铺，吃的是一天三顿蒸红薯和红薯茶。 他不
仅把红薯带皮吃下，而且常常连红薯坏斑也一起
吃掉，怕吐掉影响不好，丝毫不顾自己的病。 这期
间，群众只知道这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外
来干部叫“老尚”，等工作结束离开时才知道他是
西华县委书记。

“其实尚书记有胃病肝病， 全县好多干部群
众都知道，有时候开着大会他就会突然使劲用右
手捂着按着肚子，疼出一头汗。 很多人劝他赶紧
住院治疗，他都不当回事，说‘我和焦裕禄书记的
病一样，他就是榜样，他能坚持，我也能行’。 ”王
伯祥说，“尚书记刚来西华时病情不明显，短短几
年，就厉害了，太不爱惜自己了！ ”

不仅自己严于守格，尚文安还要求身边人廉
洁自律，不搞特殊。

当年在县委财贸政治部工作的梁忠德回忆

道，有一年春节，县委和当地驻军的高炮部队举
行军民联欢。 联欢会很清廉，桌上只放了些花生
和苹果，也是做做样子，谁也没有吃。 联欢会结束
招待了顿饭，菜也是素多荤少。 送走客人以后，尚
文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个小会，带头拿出了当
晚的伙食费 1 元钱，并要求参加服务的人员每人
交 0.25 元的伙食费。他郑重地给大家讲：“搞军民
联欢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应该招待。 我们服务是
工作需要，服务了他们，也招待了我们。 我们都有
工资，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受招待就应该交伙食
费。 ”诚恳的一席话，大家都心悦诚服。

1961 年 2 月的一天，尚文安把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树敏叫去谈工作， 先问道：“树敏同志，你
听到县委院干部群众的反映了吗？ 县委机关人员
和家属有的拿着发放的看电影、 看戏的 ‘优待
证’，不买票就可以随意去看戏看电影。 ”王树敏
不敢掩饰：“这事我知道，是文化科请县委、县政
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审查剧目，就发了几十张
‘优待证’。 ”尚文安随即说：“发‘优待证’有些不
妥，剧团排戏，让主管部门审查是他们的正常工
作，审查是上级文化部门的职责，机关人员和家

属也不懂啊。 想想看，这样的优待是不是搞特殊？
我看是不好的，还是取消吧。 ”

尚文安有写日记的习惯，至今妻子宋英敏还
珍藏着他的十几个日记本。 记者征得同意后翻看
了一下， 发现日记内容除了对日常工作的记录
外，更多的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感悟。 其中有一篇
日记写道：“我活着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把自己的
一生最大限度地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把自
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

事业中去！ ”还有一篇日记的开头则写着：“这一
段没写笔记了，病小事，快注意。 ”

“父亲就是这样，在世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
要不断学习领会毛主席思想，向榜样看齐，严格
自我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尚华平说，即
便是现在， 他有时还会梦见父亲晚上伏案写日
记，平时不抽烟的父亲这时会点上一支烟，抽着，
思考着，写着，直到深夜。

百姓书记：亲切如父兄

“当县委书记咋了？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也受
过苦，和这里的老百姓一样。 ”

“尚书记德行好、人缘好，对群众对下级‘温
柔’得很。 ”回想当年，王伯祥笑意浓浓，“我和尚
书记经常骑车下乡， 碰见老乡他都会热情地打
招呼。 有次路上碰见一个老大爷，听说他离家还
很远 ，尚书记非要把车子给他 ，让他骑着回去 ，
老大爷使劲摆手才算了。 ”还有一次下乡路上，
一位老大娘突然绊了一下，尚文安怕她摔倒，急
忙下车去扶，弄了一身土。 大娘见是尚书记，高
兴地边给他拍土边说：“这不是尚书记吗？ 赶紧
上家坐坐。 ”

还有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起 1960 年的一件
事。 那次尚文安得知东夏公社卫埠口大队的卫青
棵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已经两天没吃一口东西，
就连忙用自己的饭票从县委食堂买了 12 个花卷
馍，又让办事员带上绿豆和面粉，一块骑车去看
望。 卫青棵接到尚书记亲自送来的救命粮时，摸
索着拉着他的手就要跪下，泣不成声。

“当县委书记咋了？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也受
过苦，和这里的老百姓一样。 ”一次下乡路上闲
聊，王伯祥说尚文安太没架子，他这样回答道，一
脸坦然。

尚文安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体现在对百姓
冷暖的感同身受上。

他到任西华时，浮夸风盛行。群众家里的铁具
都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
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 大办公共食堂从起
初的“吃饱肚子”，到后来的“跃进豆腐”（实际上是
用野菜汤做的）、红薯馍、萝卜汤，越来越不够吃。

尚文安到李大庄公社长乐大队调研时 ，开
始村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说实话，怕挨批斗。 他一
腔真诚再三劝说“大家实话实说，谁找你们的麻
烦，我负责”，大家才慢慢说起来：“说良心话，大
食堂真不如小伙好。 小伙吃多吃少不要紧，一家
人好调剂 ，不存在多吃多占 ，没有人争嘴 ，没人
搞特殊……”

（下转第六版）

尚文安： 老百姓心中的“焦裕禄”
□记者 王锦春 李伟 王慕晨 文/图

核心
提示

������一样的年代 ，一样的职务 ；一样的临
危受命 ，一样的呕心沥血 ；一样的克己奉
公 ，一样的爱民如子 ；一样的积劳成疾 ，
一样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上世纪 60

年代的西华县 ， 有一名被当地百姓誉为
“第二焦裕禄 ”的县委第一书记 ，他叫尚
文安，离世至今已经 51 年了。

不同的是 ，焦裕禄家喻户晓 ，尚文

安却鲜为人知 。如果不是西华县老区建
设促进会几位老同志的执着 ，如果不是
几位当年尚文安身边人的感念和不舍 ，
这位拥有光辉 、革命的一生的党和人民

的好干部 、好儿子 ，或许很快就会完全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就像隐身在西华
县烈士陵园里他那块不起眼的墓碑一

样 。

尚文安

尚文安的日记本

尚文安生前使用的写有“最后吃饭”的钱夹子


